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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进而探索帕慕克对小说形 

式创新所做的努力及其意义。《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探索小说形式创新的典型文本，其独 

特的叙事行进方式使小说的创作达到空前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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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红》(下文简称为《红》)是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 ·帕慕 

克的代表作，小说以细密画这种艺术形式在伊斯 

兰世界的变迁来展现了 16世纪处于东西方文明 

冲突和交错 的伊斯 坦布尔 日常生活 画卷⋯。 

《红》之所以受到广泛赞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 

厚重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其别具一格的叙事艺 

术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两点也受到国 

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兰守亭等人的论文从细密画 

这一特定角度切人，分析了《红》中所蕴涵的东西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冯茜等人的论文运用叙 

事学理论，分析了《红》的叙事技巧与叙事系 

统 ；但从叙事语言、叙事节奏、叙事视角与叙事 

时间等角度全面分析《红》的叙事艺术的论文似 

乎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上述四个角度逐层展开 

论述。 

一

、叙事语言 

帕慕克从小便立志想当画家，从 6岁开始学 

习绘画，对绘画艺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尤其是醉心 

于伊斯兰世界的细密画，他认为自己是从细密画 

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激发我写作这本书 

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 

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 

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 

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 

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对这些被遗忘 

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4 正是凭 

借着他深厚的绘画修养，《红》的写作本身带上了 

细密画的特色，具有丝绸般的语言，文字绚丽、精 

巧而富有诗意。 

例如第2章“我的名字叫黑”中，通过返乡的 

青年黑之口描绘了 16世纪伊斯坦布尔城的风貌： 

“我就是如此离开了蹄铁市场，来到苏莱曼清真 

寺旁的一个地方，望着雪片飘落金角湾。清真寺 

面北的屋顶，以及圆顶上迎着东北风的几个部分， 

已经开始积雪。一艘逐渐驶近的船只，降下了向 

我致意而啪啪响的船帆。船帆和金角湾的水面都 

笼罩在这铅灰色的雾气当中。眼前的柏树和梧桐 

树、屋顶、凄凉的黄昏、下方住宅区传来的声响、小 

贩的叫卖、清真寺庭院里孩童的玩耍叫喊，这一切 

糅入我的脑海，决绝地使我感到，从今往后，除了 

这里，我将无法在其他城市生活。”[1]10这里的遣 

词造句富有强烈的画面感，既细绘了近景，又细描 

了远景，静的形象，动的姿态，五彩斑斓，读者通过 

文字就能触摸到一幅精密的风景画。 

在第3l章“我的名字叫红”中，帕慕克以红 

颜色的自述，表现了红色无处不在的存在状态，也 

似一幅红色绘成的逼真图画：“在俊俏学徒和细 

密画大师的目光注视之下，通过纤细画笔的涂抹， 

我在产自印度及布哈拉的厚纸上展示出了乌夏克 

地毯、墙壁纹饰、伸长脖子从百叶窗里探头张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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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佳丽身上的衬衫、斗鸡的鸡冠、神话世界的神 

话果实、石榴树、撒旦的嘴巴、图画边框的精巧勾 

线、帐篷上的弯曲刺绣、画家自得其乐所画的裸眼 

才能看到的花朵、糖制鸟雕像上头的樱桃眼睛、牧 

羊人的袜子、传说故事中的日初破晓，以及成千上 

万战士、君王和爱侣们的尸体和伤口。我喜欢被 

抹在血像鲜花一样开放的战争画面上；我喜欢被 

抹在大师级诗人的长衫上，与一群漂亮男孩及诗 

人们一起郊游踏青，聆听音乐，饮酒作乐；我喜欢 

被抹在天使的翅膀上、少女的嘴唇上、尸体的致命 

伤口上和血迹斑斑的断头上。”-I 读着这样细密 

的文字，满纸的流光溢彩，令人心旌摇荡的红，使 

读者获得一种鲜明的色彩感，弥漫在字里行间的 

华丽，扑面而来。 

帕慕克就像画家一般，用诗化的词句，以浓艳 

的笔墨不紧不慢地勾画、铺排、渲染，对每一个细 

节不厌其烦地雕琢。在小说中，帕慕克将绚丽的 

细节雕琢和精辟的哲思妙语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 

就像是一幅绚丽而又精致的画卷，本色醇厚、设色 

浓重、油彩重叠，却丝毫不杂乱艳俗，圆润 自如。 

二、叙事节奏 

所谓叙事节奏，主要是指叙事速度的快慢 ， 

“作者在叙述故事时可以通过突然加快或是放慢 

叙述速度来控制读者的阅读心理。” 在这部小 

说里，帕慕克的叙事节奏控制得非常巧妙，在总体 

的平稳之中又不乏紧凑，张弛有致，从容不迫。 

在第 2章一开始，帕慕克就抛出了黑和谢库 

瑞的爱情纠葛，但他缓慢推进着他们的爱情情节， 
一 直在延缓两人的爱情在肉体上的结合，迟迟不 

让他们的爱情圆满，没有让读者的期待得到满足。 

这种节奏的缓慢，也体现在他对一些场景一次又 
一 次的描述上。比如在第 7章中，黑在回到家乡 

后与谢库瑞的第一次见面是这么描述的： 

“正当脑中这么想时，窗户上冰雪覆盖的百 

叶窗砰的一声打开，仿佛爆炸开来。然后，历经 

l2年之后，在积雪的枝丫之间，我看见我恋人的 

绝丽容颜，镶嵌在闪闪映射着阳光的结冰窗框之 

间。究竟 ，我恋人的黝黑眼睛是在看着我，还是望 

着我身后的另一个人?我分辨不出她是哀伤，是 

微笑，还是哀伤地微笑?笨马儿，不明白我的心， 

慢下来!我再度轻轻扭转马鞍上的身体，思念的 

眼睛用尽全力紧紧盯着，直到她神秘、优雅、清瘦 

的脸孔消失在白色树枝后面。”⋯ 这是通过黑的 

口叙述，但作者在接下来的第 9章又通过谢库瑞 

的口，再次对这个见面的场景反复描绘了一番： 

“噢，为什么黑骑着白马从对面经过时，我会 

站在窗前?为什么我会在那一刻刚好凭直觉打开 

了百叶窗，并从积雪覆盖的石榴树枝后，望了他那 

么久?我没办法准确地告诉你们。是我通过哈莉 

叶告诉了艾斯特，因此，我当然很清楚黑会经过那 

条路。在此同时，我独 自走上有壁柜的那个房间， 

检查箱子里的床单，房间的窗子正对石榴树，恰巧 

就在那一刻，一个念头忽然闪过，我激动地使尽全 

力推开了百叶窗，阳光流泻一室：站在窗口，虽然 

有点晃眼，但我与黑四目相对，这是何等美妙。 

他长大了，也更成熟了，褪去了年轻时生涩的 

瘦小模样，如今成了一个潇洒的男人。听着，谢库 

瑞，我的心这么告诉我，他不但外表英俊，看进他 

的眼里，会发现他拥有一颗孩童的心，纯真孤独： 

嫁给他。”[1146 

作者在这里显得异常耐心，不紧不慢。从信 

息论的角度讲，人们多次讲述以示强调，是为了确 

保信息的最有效的接受。由于作者反复描绘同一 

场景，就会使读者产生慢节奏的感觉，重复之感也 

会自然而起，并对这个场面读后能够久久不忘。 

而且在这种重复叙述中，黑和谢库瑞由于所处位 

置不同，观察角度各异，因而对同一事件持有不尽 

相同的看法。这对揭示黑和谢库瑞的内心情感变 

化非常重要，正是因为这次久别之后的重逢，黑和 

谢库瑞互相读懂了对方的心意，这次见面，是两人 

后来确定感情的基础。这样的慢节奏，与全篇的 

气氛、情调、人物及故事都是十分和谐的，造成了 

叙事情节的扑朔迷离，构成了别样的一种美。但 

帕慕克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么放慢节奏的，从 

整体来看，他的叙事是快慢相间的。在第 35章 

中，有一段马的独自： 

“你们若特别观察我优美的腹部、修长的腿 

和倨傲的仪态，就会明白我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这些完美的特征并非出自我这匹马的独特， 

而是呈现出绘画我的细密画家的独特风格⋯⋯我 

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象中的马，被划在纸上 

而已。”[ ] 

这里的叙事节奏帕慕克处理得又非常得流畅 

明朗。在这段独白前面和后面，这匹“马”讲了两 

个故事。一个是画在纸上的威尼斯母马，诱使一 

匹法兰克国王的种马发情；另一个是设拉子的国 

王因为生活中的马不如画上的马英俊，杀死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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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有的马匹，然后国家灭亡。这是小说中的短 

短一节，就容纳了3个故事，即马讲自己的故事和 

马讲的两个故事，彼此呼应，错落有致，丝毫不显 

凌乱。 

在最后一章中，他也突然加快了叙事节奏，让 

黑与谢库瑞在读者促不及防的时候突然结合。黑 

被凶手所伤，随时都可能死掉，在弥漫死亡气息的 

房间里，谢库瑞与黑终于完成了灵魂和肉体的结 

合。此外 ，小说近 35万字的篇幅是描绘发生在一 

周之内的事情，过去长长 12年的分离、未来长长 

26年的幸福生活，作者只用了极短的篇幅描写。 

也就是说，这段故事在叙述中没有得到详细全面 

的反映，只能通过文本提供的某些信息从逻辑上 

推断出来。这种在宏观上对作品叙事节奏的良好 

控制与分寸感，使得故事变得精巧，体现了帕慕克 

高超的叙事能力。 

三、叙事视角 

作为一门叙事艺术，小说重在叙事技巧，叙述 

视角更是技巧的关键所在。英国作家帕西 ·路伯 

克说：“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 

事观点——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运用 

上。” 路伯克在这里说的“叙事观点”，其实就 

是叙事视角或叙述视点。韦勒克、沃伦在《文学 

理论》中也说，“小说技巧的全部复杂问题，取决 

于视点问题——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 

并且说，“小说的本质在于 ‘全知全能的小说家’ 

有意地从小说中消失，而又让一个受到控制的 

‘观点’出现。”L7 ∞《红》的最大艺术特色就是因 

叙事视角的变化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1．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 

帕慕克在描述上百年前的伊斯坦布尔这幅繁 

复的织锦图时，为了呼应书中所描绘的细密画单 
一 视角的绘画传统，没有利用全知的第三人称来 

讲故事，而是运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方式。 

我们翻开小说的目录就会发现，所有章节的标题 

中都有一个“我”，小说从首至尾都是用第一人称 

的“我”来发言。 

例如小说第 l章就以被谋杀的细密画家高雅 

先生的灵魂说“我是尸体”来展开情节，让一具尸 

体来述说他的怨恨和不满，这个开头具有荒诞的 

魔幻色彩。讲述者是“我”，即视角是第一人称， 

所以就有一种视觉上和心理上的特定的限制。因 

而这里的“我”作为“一个死人”，“一具躺在井底 

的死尸”的角色，他只能讲述 自身的故事——他 

是如何死的——“那个混蛋，则听了听我是否还 

有呼吸，摸了摸我的脉搏以确信他是否已把我干 

掉，之后又朝我的肚子踹了一脚，把我扛到井边， 

搬起我的身子扔了下去。往下落时，我先前被他 

用石头砸烂了的脑袋摔裂开来；我的脸、我的额头 

和脸颊全都挤烂没了；我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满 

嘴都是鲜血。”⋯ 

但“我”不可能无所不知，只能在特定的场景 

讲述特定的故事和提供特定的经验感知。我无法 

把自己的目光投到井之外 ，对自己视线以外的对 

象言行，比如家人的反应怎么样，只能猜测和想 

象——“已经有 4天没回家了，妻子和孩子们一 

定在到处找我。我的女儿，哭累之后，一定紧盯着 

庭院大f-I；他们一定都盯着我回家的路，盯着大 

门。”̈ 儿这种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避免了全知全 

能叙事的缺陷，呈现出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接近真 

实的效果，同时不仅对讲述者进行视角限制，而且 

这种视角总是使信息自限而造成悬疑，激起了读 

者的期待心理。 

书中人物的面貌，几乎全都是由这样的自视 

自审构成：我是一个死人，我死在枯井里；我是一 

个流浪者，我回到故乡，听说了谋杀事件；我是那 

个凶手，我将同伴扔下地狱，我将如何习惯这新的 

身份，在一如往昔的生活里；我是一棵树，我立在 

那里，看凶手如何惴惴不安，世人怎样忘记一切 
⋯ ⋯ 正如陆文夫所说：“用第一人称叙事，⋯⋯叙 

述起来好像自己在讲故事，容易发挥自己在语言 

方面的个性与特点”[8]187。 

2．叙事角色的多元化 

为避免小说的世界会因第一人称视角而局促 

和狭小，作者运用各种声音来讲述，每一章都有各 

自的叙述者，让我们走进了一扇接着一扇的房门。 

帕慕克以一种真主化身万物的形式来构筑他的小 

说，小说从不同身份的“我”展开讲述，如“我是一 

个死人”、“我的名字叫黑”等，这个“我”实际上指 

涉了 19种不同的人、物身份，发出了20种不同的 

声音(凶手和“橄榄”虽系同一人但角度不同)。 

作者不仅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前台，让他们充 

当起了说书人的角色，同时还能让没有生命的狗、 

树(它们仅仅是细密画师笔下的形象)、金币等讲 

述 自己的故事，甚至死人也可以充当叙述人，这就 

打破了以往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这种寓言手法 

的运用也是小说叙事艺术的特色。一具尸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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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狗、一个凶手、一枚金币、两位恋人、一棵树和红 

色都成了这部小说中平等的叙述者，通过讲述他 

们的经历和观察，不断地向我们透露丝丝缕缕的 

线索，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诡谲、阴郁的故事。这 

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无疑制造了重重悬念，很好契 

合了这样一个以凶杀案为主体的故事的氛围。当 

然，这种叙述方式是与作者对世界的形而上思考 

密切相关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我的故事中 

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 

色都会粉墨登场。” 

人与物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人即是物，物即 

是人，这似乎使得小说很难找到所谓的主人公。 

书中的每个人或物都存在，绝不只是为了站在支 

持传统或者反对传统的某一边，充当读者对某一 

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人证物证。各种各样的声音 

交错而行，所经过的轨迹中已包含着它自身的意 

义。而我们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不遗漏任何一 

个 ，就好像必须阅读整本书而不是片段章节，才能 

把握作者蕴含在细节里的意图。 

实际上，作者对这 20个叙述角色花的笔墨是 

多少不一的。其中，黑出场 12次，谢库瑞出场 8 

次，凶手出现 6次，姨父大人出场 5次，犹太布贩 

艾斯特出场5次，奥斯曼大师出场 3次，奥斯曼大 

师的得意弟子“蝴蝶”、“橄榄”和“鹳鸟”各出场3 

次，死人高雅先生和谢库瑞的d',JL子奥尔罕各出 

场一次，而假借说书人之口的一条狗、一棵树、一 

枚金币、死亡、颜色红、一匹马、撒旦、两个苦行僧 

和女人各出场一次。从人物出场的次数可以看 

出，这个故事最依赖的人物就是黑，他的归来和身 

份是故事叙述表面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他和 

出场 8次的谢库瑞之间的爱情，爱情是幌子，正如 

这本小说的推理成分一样。接下来是凶手、姨父 

大人、奥斯曼大师及其3个弟子，由他们组成了故 

事的冲突、架构和结局。 

3．不同视点的转换 

小说不仅让每个角色都为读者讲述他们的故 

事，还通过对话造成叙事声音的多层交织，而案 

情、爱情、艺术和宗教感情的细节也就在频繁的言 

说中得以表现。例如在第 1章中，先是尸体自述 

展开情节，接着尸体又和杀害自己的凶手对话。 

在调查凶杀案时，黑就绘画风格问题询问3个幸 

存的细密画家，他们就以讲述伟大细密画家的小 

故事来回答。 

作者在《红》中不断转换叙述视角，运用 2O 

个不停轮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59次视角的转 

换，没有连续的同一视角。每个章节(不同角色 

上场)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我是一个死人，我 

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条狗，人们将称我为凶手，人 

们都叫我橄榄，我是一棵树⋯⋯每一个标题都意 

味着视点人物的替换，小说在一个个头脑之间传 

递着不断向前推进。这种不断转移视点的结构安 

排，并非是为了作者叙述的方便。它可以视为带 

领我们进入故事最隐秘情节的主角，跟随它，按照 

它给我们设置的视角，500多页的故事中有着眼 

睛看不见的奇异而华丽的风景。这比固定在一个 

人物身上的视角更为吸引人，许多扇窗口一起打 

开任人观看并没有让悬念变得更少。 

对于小说的这种多重叙事，作者 自己曾有过 

很好的解释，他说：“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 

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借助上帝存在的观 

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 

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 

世界中，所 以他们能用 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 自 

己。” 不同视角的转换，使得叙述具有一种虚虚 

实实的张力，似乎每个人所看到的总和才等于事 

件真相本身。这十多个不同的叙述者，它们各 自 

在描述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态度和立场左右着 

故事的版本，就像每个说故事的人手里都攥着一 

块拼图，帕慕克要读者耐心地拼出全貌，自己去字 

里行间找到作者的真意。 

这种叙事结构具有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故事不再是叙述的枢纽，而结构却成了审美意蕴 

的载体。作者能够从各种观点和角度出发，切人 

事件的核心。在叙事角度的横向扩展中，产生了 
一 种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众声喧哗的结构格 

局，能够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诗学效果，有着多音 

齐鸣的意义。 

四、叙事时间 

叙事时间指的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节演 

进的时间秩序。有的作品时序井然，按照事件的 

发生、发展、转折、结局的自然时序来写；有的作品 

则把情节线隔断，变换时序位置，重新组合，过去、 

现在、未来并不按自然时序叙述。《红》的奇特之 

处就在于它既完全不属于前一种情况，即有一个 

时间流在里面，读者会跟着这个时间走，也不完全 

属于后一种情况，即时间是歪曲的。跟小说不断 

转换视点的叙事风格相吻合，在叙事时间上，帕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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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是把所有的情节都揉成一团，又一块一块地 

掰开。 

小说共 59章，并没有统一的时间。帕慕克将 

很多时间上并无直接联系的几章叙述组合在一 

起。如“我的名字叫黑”，共在 12章中出现，分别 

被散落在第 2、7、11、20、22、27、33、36、40、42、49、 

52章，没有连续出现。如果我们这么一页一页地 

看，那么“黑”是不断地交织于时空变换之中。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情节的相承和讲述故事的系统 

性。虽然在不同的章节，“黑”的行动有些跳跃， 

但却能够在接下来所连接的章节的叙事中得到补 

充。例如第 2章“我的名字叫黑”的最后是：“我 

(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他(说书人)挂起一 

幅图画，粗糙的纸上有一条狗，尽管线条潦草，却 

颇具架势。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 

时地伸手指向图画”。在第 3章“我是一条狗”开 

头就是：“亲爱的朋友，想必你们看得出来，我的 

犬齿又尖又长，几乎塞不进我的嘴巴。”这是前后 

相承的情节，故事发展并没有被阻碍。 

而且，帕慕克在叙事中，让小说的叙事里有一 

个内在的严密的系统性，这使得虽然时间有跳跃， 

但小说的整体感觉不会变，这种体验恰是我们看 

其他小说时碰不到的。如果我们把第 1章看完 

后，去看第2章“我的名字叫黑”，然后继续把所 

有叫“我的名字叫黑”的章节都看完了，回头再来 

看第 3章也是可以的。“黑”的所有行为都可以 

在后面的自身的叙事中得到说明，我们甚至可以 

把同一视角出现的章节都挑选出来，例如所有的 

“我是你们的姨父”，“人们将称我为凶手”等等， 

依次看完，同样也不影响对整个故事的理解。 

如果我们将叙述时间与故事相等或基本相等 

的叙述称为等述，以此为基点，向两端延伸。叙述 

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为概述，叙述时间长于故事时 

间为扩述，那么《红》中这 3种叙述形式都有采 

用。其中，等述采用得最明显，就是叙述时间与故 

事时间基本吻合。当然，等述中的等时性是相对 

的，即使最接近等时的人物对话，也不可能完全表 

现出人物语言中的停顿和拖延。但是，等述具有 

时间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等特征，它可以表 

现出人物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活动，构成一种戏 

剧场面。 

小说用长达几百页的篇幅描写一周中的变 

化，却只用几页就写出了几十年的人生，使故事时 

间无声地流逝。这种叙述的省略与概括，使叙事 

时间大大短于故事时间，具有加快叙事节奏、拓展 

广度的功用。它一方面显示出叙述者驾驭故事时 

间的能力，同时也为读者展示出故事的远景，使读 

者能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这种叙述与故事时间 

的关系不会显得拘谨，它可以在岁月中徜徉，能够 

在不需要清晰的能见度却更需要长的跨度的场合 

中找到大显身手的机会。 

与概述相对，对一些十分重要的时刻与场景， 

帕慕克则采用了扩述的方式加以渲染，缓缓地描 

述事件发展的过程和人物的动作、心理，犹如电影 

中的慢镜头。此时叙述时间就长于故事时间。比 

如“橄榄”被杀的片段： 

“被砍头前的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的是：船 

即将驶离港口了。一个催促我快走的命令窜人了 

心里，就好像小时候母亲催我 陕一点’一样。妈 

妈 ，我的脖子好痛，全都动弹不得。也就是说，人 

们所谓的死亡就是这样啊!不过我知道我还没 

死。我穿孔的瞳孔僵止不动，但透过张开的眼睛， 

我依旧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地面高度望出去的景 

象令我着迷：马路微微往上倾斜延伸，画坊的墙 

壁、拱廊、屋顶、天空⋯⋯ 一切就这样一一排列下 

去。眼前的这一刻似乎永无止境，我发现观看竞 

成为了一种记忆。这时，我想起了以前接连好几 

个小时凝视一幅美丽图画时内心的想法：如果凝 

视得够久，你的心灵会融入画中的时间。所有的 

岁月全都凝结在了当下这一刻。”【1]伽帕慕克以酣 

畅的文字凸现出人物弥留之际那一刻的感觉，写 

得极为舒缓，细腻，像梦，像歌，把死亡刻画得甚至 

有点诗意。 

帕慕克在写作时，把故事时间牢牢地掌握在 

自己手中，通过对叙事时间的自主控制，充分发挥 

了叙述时间灵活多变的优势，从而建立了一种更 

为广阔、更富有弹性的叙事时间，这也许就是帕慕 

克叙事的神奇之处。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帕慕克谦虚地称 自己只 

是“伊斯坦布尔讲故事的人”。这位“讲故事的 

人”带给我们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叙事盛宴。通 

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的名字叫红》的确 

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帕慕克在这部小说中展示了 

他在叙事艺术上的惊人才华。这部作品的成功， 

如果从内容上来说是源于作者对东西文化间冲突 

与交错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挖掘，那么从形式上来 

说则是源于他所采取的多人多角度多声部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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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他将侦探、爱情、哲思、文化巧妙地融合在 
一 部小说中，一方面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思 

索故事背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一部具 

有鲜明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复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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